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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同声歌》的文化透视

王渭清

【摘要l作为一首早期的五言诗，<同声歌)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它不仅表现出汉人对南北及异域

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而且体现了那个时代雅俗的对抗与互渗，同时它还鲜明地传递出了新的时代风尚及审

美的新变。从文化的角度透视(同声歌)对我们深入了解东汉所特有的精神气质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典型

意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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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歌》自问世以来，解读者不断。从解读的理路上来讲，大多囿于对其内容与主题的探求。

或以道德、政治解诗，认为此诗“以喻臣子之事君也¨¨；或打破旧说，力图摆脱儒家解诗传统的道德

强渗和政治泛化，给予诗的情感的复归。然而，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去审视此诗，我们将会无比惊讶地

发现这首早期的五言诗以其撼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展现了文化的交融以及那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

世俗世界。它承载着时人雅俗共赏的审美理想，彰显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作为一个文化

符号，它还传递出诸多东汉时代文化的新信息。

一、汉人对南北及异域文化的接受与认同

先秦时期，南北文化尚未融合。北方以重理性精神的伦理型文化为主，南方秉承的则是浪漫多情

的庄骚体系。逮至汉代，伴随着政治的“大一统”，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来临了。它一改先秦时期以纵

向承继为主的文化演进方式，而变为以横向拓展、交流与融合为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文化的交融反

映了汉人对本有着巨大差异的南北文化的接受与认同，这一文化的同构渐次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文

化心理结构。在《同声歌》中，这种文化交融的痕迹十分鲜明。诗以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吻，叙述了她

与丈夫相识相爱的过程，抒写了夫妇对和谐极乐生活的赞美。其诗云：’

邂逅承际会，得宠君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

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

思为莞荔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

洒扫清枕席，鞭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

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

众夫希所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莫齿焉可忘。 ‘

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新婚的女子。这位娇羞无比的新娘首先是有着“德美”的品性。她温柔

和顺，恪尽妇职。“不才”、“贱妾”的自称见其温顺驯良；“恐栗若探汤”的心态见其柔弱与行事的谨

慎；“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见其勤于职守，举动循礼；“思为莞翦，愿为衾帱”的祈望更见其似水柔

情。儒家经典《礼记》中多次谈到女子所应该恪守的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调“妇顺”。认为女子

应该“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笔之以菠、藻，所以成妇顺也叭引。又言“妇人，

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l，丈夫是高高在上的，做妻子的只能恭敬顺从。诗中女主

人公的形象则完全符合儒家“礼”的规范，她的确是一个“宜室宜家叫叫的贤惠女子。在这个形象身

163

 



上，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汉人对北方伦理型文化的深刻认同。

然而诗的后半部分，格调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气氛由凝重一变而为明艳轻快。诗歌的内容转向

了对夫妻生活的描绘。新妇铺床叠被，清理枕席，屋里燃起了芬芳的狄香，金锁悄悄落下，红烛欢快地

跳跃，新妇精心营造的二人世界一片温馨。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九歌>当中湘夫人为与心上人湘君

见面而准备的浪漫新居，虽然一个在水中、一个在人间，然而其浪漫多情的气质却如出一辙。诗歌接

下来的内容更是将这种浪漫的情思推向了高潮，直指夫妻最隐秘的性生活：解衣御巾，列图陈枕，他们

按照《房中术》中“素女”与“天老”的教导，参照“春宫图”而达到夫妻生活的极乐境界。。房中术”是

道家的养生之术，探讨女性美的性内涵，认为能够尽鱼水之欢、有益于男性的女性体态才是真正美丽

的女子。“素女”、“天老”皆精通阴阳、音律、天文，他们都和黄帝有很密切的关系，同属于南方道家体

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诗歌下半部分所呈现出的明艳色彩、道家话语的显现，以及对于情感的渲染

和张扬，凡此种种绝非北方伦理文化的特色，而鲜明地透露出南方文化对汉人内心世界的深刻浸润。

诗的最后一句，有两层意味：一方面“乐莫斯夜乐”是新妇对夫妻和谐生活的无尽回味，另一方面“莫

齿焉可忘”则表现出新妇极为欢乐，以招致夫君乐己的心态。这一心态反绾诗歌前半部分“妇顺”的

儒家伦理思想。由此，道家所关注的男性主导与男性受益的性爱偏见受控于儒家父权制，并渐次在男

人“主唱”女人“协作”的性爱观念中愈加强化，并衍生为中国传统的汉民族性文化心理。

纵观先秦时期南北文化对女性美的关照，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着迥异的差别。北方文化注重女

子的内在品性，强调女子温柔贤淑、端庄娴雅，审美指向“以德为美”。南方文化则渲染“美在艳情”，

看重外在的形象美，追求香艳妩媚，体态婀娜。¨1细细体味《同声歌：》，的确可以体悟出两种不同的审

美标准对汉人的心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中女主人公既庄重矜持又热情奔放，既温顺懂礼又富

有情趣。显然，新妇的形象就是汉代男性所共同心仪的对象，表现出他们对妻子这一角色的审美取

向，而这一审美取向本身正是反映了文化融合所带来的心理认同。

不仅如此，《同声歌》还表现出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诗中“疑芬以狄香”的诗句透露了这一

信息。《说文》日：“辊，革履也，胡人履连胫，谓之络鞔。～狄，北狄也”，在《周礼》中，有辊耧氏的官

职，为春官之属，掌四夷之乐。<礼记·王制》中有狄辊的官名，是古代翻译西方民族语言的官。日：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日寄，南方日象，西方日狄凝，北方日译。州副

由此可见，“狄”、“鞔”二字都是和异域文化相关联的。事实上，汉代文化的大交融不仅仅是域内各地

区文化的交融，还大量地输人了域外文化。就音乐歌舞而言，汉初西域的音乐及其连带的浪漫气氛就

已经影响到了宫廷。例如，汉高祖所宠爱的戚夫人每年七月七日在宫内的百子池边演作《于颠乐>。

每次演奏完毕后。还以五色缕相系连，叫做“相连爱”。武帝时代，异域音乐大规模输入中原。到了东

汉，班超苦心经营塔里木盆地30余年，西域文化更是源源不断涌人内地。在《同声歌>中新妇燃起了

香气四溢的狄香也燃起了浪漫的异域风情，这一描写生动地体现了汉人对异域文化的接受。

二、雅与俗的互渗

雅与俗的对抗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开始，雅、颂与国风分属于不同的音乐体系，作为“庙堂之

音”、“王畿之乐”的颂、雅理所当然是雅乐，而作为“地方土乐”的风诗则应当是俗乐。当然，风诗经过

了太师的挑选润色、孔子的最后删定以及那个时代“以诗为用”的主流观念，风诗趋于了雅化。然而

到了战国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被儒家所鄙夷的“郑卫之音”却大受欢迎。齐王曾对孟子说：“直好世

俗之乐”"】。魏文侯则更是直言：“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州引这是俗乐对雅

乐的公开挑战，甚至还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汉代以降，这种对抗更为鲜明。一方面是俗文化的拓

展。高祖出身低微，蔑视儒家，他好乐能为楚歌。汉初70余年一直流行的是属于道家的黄老之学，而

道家之学本身就有着世俗化的倾向。武帝时，虽在招贤良对策时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建议，定儒家为一尊，在政治上全力构建帝国神话。但在将儒学纳入政治轨道的同时，也使先

秦儒家“夫子贤于尧舜”【刚的崇高品格与超世情怀失落，逐渐蜕变为谋身干禄的工具。经学因御用

性、功利性而世俗化。在生活上，武帝本人则雅好俗乐，立乐府集各地歌乐以达到娱乐的目的。他所

钟情的妃子李夫人就是出自于娼门，皇后卫子夫也是精于歌舞。宣帝则更是明言俗乐存在的价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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